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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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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偏义复词是汉语中独特而有趣的语言现象，古今汉语偏义复词是继承发展的，两者同中有异。文中从语素凝固

‘性，词序固定性和偏义倾向性等方面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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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义复词，是指由两个意义相对、相反或是相类相

近的词素构成的复合词，其意义偏指其中—个词素，另

—个词素作为陪衬而无义。偏义复词普遍存在于古今

汉语中，现代汉语偏义复词是在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

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具有一定的继承性。了解古今汉

语偏义复词继承发展的概况，有助于掌握古代汉语词

汇，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汉语词汇。但由于时代的不同，

词义本身的变化，古今汉语偏义复词之间又存在着一

定的差异。现从偏义复词的语素，词序，偏义倾向等方

面，对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，并分析

其原因。

一、语素凝固性的差异

古汉语偏义复词中的两个语素结合得不够稳定，

语素的凝固性不强。众所周知，古汉语词汇是以单音

词为主，由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，这是汉语词汇发展的

主要趋势。先秦时许多单音连用的词组，后来发展凝

固成词。偏义复词和其他的双音合成词一样，经历了

临时性的组合到凝固成词的发展变化。偏义复词的构

词语素一般都曾以单音词身份独立使用过。有的单音

词经常在一起使用，两个单音词临时组合，先构成词

组，然后由词组逐渐凝固而成词的。如：

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

患不安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

②吾闻国家之立也，本大而末小，是以能固(<左

传·桓公二年》)。

③士之失位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(《孟子·滕文公

下>)。

例①“有国有家者”指诸侯和大夫。天子、诸侯、

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，与之对应的是天下、

国、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。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，但

其并称出现得很早。如例②中的“国家”无偏指义，

“国”指诸侯统治的地方，“家”指大夫统治的地方，作

为单音词连用的“国家”均恢复其固有的词汇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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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“国”和“家”常连用，就慢慢凝固成词。大约到战

国初期已经完成了凝固的过程。例③中“国家”是偏

义复词，因为它的意义既不是“国”和“家”意义的简单

相加，又没有产生新义，而是专指诸侯的封地，偏义于

“国”了。这种用法一直沿至于今。

④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於禽兽(《孟子·

许行》)。

⑤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(《孟子-许行》)。

例④“禽兽”无偏指义，“禽”指飞禽，“兽”指野

兽；例⑤中的“禽兽”是偏义复词，偏指“兽”。

⑥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

⑦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(《房兵曹胡马行》)。

例⑥“死生”无偏指义，“死”指死亡，“生”指活

着；例⑦中的“死生”是偏义复词，偏指“生”。

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古汉语中偏义复词并没有

定型化，构成偏义复词的语素时分时合，在很大程度上

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语用现象，受语境的制约，具有了临

时性的特点。因此，我们判断古代汉语中某个词是否

是偏义复词，需要依据上下文，即语境。只有在特定的

语言环境中才能显露出来，一旦脱离了那个特定的语

言环境，其临时性便随即消失，同时即恢复其固有的词

汇意义。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，构成偏义复词

的语素凝固性很强，各语素之间结合得很紧，不容许随

便拆开或随意加入什么成分，偏义复词的意义已经凝

固化，也就是说，偏义复词表示的意义是特定的，不是

字面意义的简单组合，不受特定语言环境的制约，在任

何语境中，它都是偏义的，不可能再表示两个字的意

义。偏义点已经完全固定，整个词语义凝固，所以现代

汉语偏义复词不需要特定的语言环境即可判断。

二、词序固定性的差异

古代汉语中偏义复词的词序不是固定的，有时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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颠倒两个语素的顺序而组成不同的词。如：

①我有亲父母，逼迫兼弟兄(《孔雀东南飞》)。

②今君相楚二十余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将更立

兄弟(《史记·眷申君列传》)。
、

例①和例②中的“弟兄”、“兄弟”都是偏义复词，

分别偏指“兄”、“弟”。

(扒民不胜禽兽虫蛇(《韩非子·五蠢》)。
④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?

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

例③和例④的“人民’、“民人”都是偏义复词，分

别偏指“人”(所有的人)、“民”(百姓)。

⑤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(《出师表》)。

⑥荡同异如反掌(《昊志·孙皓传注》)。

例⑤和例⑥中的“异同”、“同异”都是偏义复词，

均偏指“异”。

⑦君之劝高，明主所知。人巨执事，何长短而自言

乎?(《汉书·张汤传》)。

⑧苟合取客，元所短长之效(司马迁《报任安

书》)。

例⑦和例⑧中的“长短”、“短长”都是偏义复词，

都偏向“长”。

从例子中可以看出，古代汉语偏义复词词序不固

定，经常颠倒两个语素的词序而组成不同的词。但在

现代汉语中，偏义复词的词序一般是固定不变的，主

字、衬字的位置十分固定，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是以双音

节词为主，构成的偏义复词的每个字是语素，各语素之

间结合得很紧，不允许词序的颠倒。

古代汉语中也有少数偏义复词，因受封建尊卑等

级观念或传统思维习惯的约束，词义的重心可以时前

时后，即使为了突出第二个语素的意义，但也不允许将

其移到前面去。[21因为在古代传统文化中，由于社会

人伦道德的要求，人们对尊卑、长幼、主从、大小、善恶、

美丑等，都区分得相当清晰，所以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礼

仪、观念、行为、言谈，以至成为人们认识、表述社会事

物的一个基本程式。这种程式也就决定着偏义复词内

部的次序规律。如：父兄、老幼、妻子、首领；人物、伯

男、本末、国家、面目、舟楫、善恶、利害、吉凶、祸福、存

亡等。以上这些偏义复词的两个语素的次序一般不能

调换，否则就“违礼”了。

三、偏义倾向性的差异

古汉语中的偏义复词有时偏义于前一个语素，有

时偏义于后一个语素。偏义复词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在

具体的语言环境中，有的受上文语义的制约，有的受下

文语义的制约，根据上下文语义便可看出它的正偏所

在。如：

①司马迁触天子喜怒(《答韩愈论史官书》)。

②无羽毛以御寒署(《列子·杨朱》)。

这是两个不同的偏义复词，例④中的“喜怒”词义

偏向后—个语素“怒”；例②中的“寒暑”词义偏向前一

个语素“寒”。

甚至许多相同的偏义复词，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

偏向前一语素，也可以偏向于后—个语素。如：

③秦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若也。以此与

天下，天下不足兼有也(《韩非子·鲁初见秦》)。

④爪牙不足以供誉(嗜)欲，趋走不足以避利害

(《汉书·刑法志》)。

例③和例④，词形同为“利害”，但偏向意义却相

反，例③中“利害”偏用“利”义，“害”是陪衬语素，例

④中“利害”却偏用“害”义，“利”为陪衬语素。

⑤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(《史记-项羽本纪》)。

⑥有孙母未去，出入无完裙(《石壕史》)。

例⑤和例⑥中的“出入”都是偏义复词。在例⑤中

主要强调防备盗贼进入，故词义偏在“入”上；在例⑥中

要强调出门没有完整的衣裙，故词义偏在“出”上。

⑦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(《谏逐客书》)。

⑧是芙蕖也者，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(《芙

蕖》)。

例⑦和例⑧中的“耳目”都是偏义复词。在例⑦

中偏指“耳”，因为听音乐用耳不用目；在例⑧中词义

偏指“目”，“耳”是不能“观”的。

以上例句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，偏指义有

倾向性月而语素的定位具有时前时后的特点。由于
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偏指义不固定，从而导致其词形

与词义不像现代汉语偏义复词那样是一一对应的，具

有一定的随意性。而现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，其偏指

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的，不能随文而异。也就是说表

义语素定位，不管在任何时期，任何语言环境中，自始

至终都固定在某个语素上，不会发生忽此忽彼的随意

状态。[31如：偏义复词“长短”、“动静”、“兄弟”、“褒

贬”、“国家”、“窗户”、“干净”、“忘记”的偏指义分别

是“短”、“动”、“弟”、“贬”、“国”、“窗”、“净”“忘”。

古今偏义复词同中有异，推究其存在差异的原因，

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求。随着时代的变

迁，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。偏义复词作为一

种语言现象，经过了临时组合的试用过程，即由临时

不稳定的单音词连用向凝固稳定的合成词发展。也必

然受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等规律的制约，从而使古

今偏义复词在语素凝固性，词序固定性和偏义倾向性

等方面表现出文中所述的一些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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